
责编 魏振强 E—mail:oldbrook@126.com

月光城月光城··民间民间
2025年11月14日 星期五 08

我养的那只鸟，不是什么高贵或罕见
的品种，只不过是只鹦鹉。但，不得不承
认，它太漂亮了，浑身蓝得清澈，黑色的翅
尖，蓬松的羽毛，身体小巧玲珑，和我的手
掌般大小，两只葡萄似的眼睛更是美得动
人心扉。我刚把它接到家时，它也不认生，
歪着脑袋打量着新的环境，啄啄那儿，瞅瞅
这儿，叽叽喳喳地叫着。它的活泼与可爱
立刻得到了家人的喜爱。我们为它取了个
好听的名字：蓝眼睛。

每天不论多忙，我都抑制不住地想着
它，双腿不由自主被它牵走；每当我心情烦
躁，只要走进它所在的房间，看着它呆萌地
专注啄食时尾部撅起的几根长黑羽，心中
总泛出一丝柔情与温暖，烦躁就会立刻消
失无踪。

我教它吟诗时，总喜欢先清清嗓子，塑
造出“庄严”的气氛，扮演着一名严肃的老
师，而它，总能配合我，扮演一个恭敬的学
生。我教它“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还
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等等，它不多久便将
五六首诗学得有模有样。无人陪伴时，它
会独自念念叨叨、嘀嘀咕咕，学着我的样
子，先清清嗓子，再念出那些诗句，有时会
前句不搭后句：“汗滴雁飞高，单于骑马逢
君……”它日日夜夜，乐此不疲。我对它有
些敬畏，敬畏它的刻苦认真，内心又泛起一
丝遗憾——它像是一个聪明而着迷于诗书
的学者，却无法品读诗的韵味，这又让我生
发联想——我们这些有机会品读诗书的
人，却不懂珍惜，真是辜负了人生。

冬天过去，春姑娘再次降临人间，她的
指尖抚触过的地方，无不是生机盎然，百花
争艳，散发着青草与泥土的清香。或许“蓝
眼睛”生来就属于大自然，我发现它不甘被
束缚，变得焦躁，读诗的速度急促，声音沙
哑，小巧无力的爪子总是扒拉着玻璃窗。

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用一根细
绳绑住它的小爪，以防它飞走，它明白我要
带它出门，两只爪子不断扑腾，急切又兴奋
地啼叫着，歪头打量似曾熟悉的景致，眼睛
写满期待与热情。一到公园，它就迫不及
待地扑腾着绝美的双翅，向高空飞去，然
而，它的腿被绑住了，绳子还攥在我手上，
它扑棱着落下，然而并不灰心，依旧不屈不
挠地用尽全力扇动翅膀，几根绒羽纷纷扬
扬，如柳絮飘零……

那一刻，我内心好像受到了猛烈的撞
击，迅速解开束缚它的细绳，它没等我说一
句话，便绝然而去。我惊呆了，目送它朝着
那金灿灿的太阳
飞去，顺着如丝
如 缕 的 云 朵 滑
翔，瞬间就看不
见了。

那一刻我失
去了一个挚友，
心绞痛起来。阳
光洒在大地上，
我分明看见一只
蓝鹦鹉在云端翱
翔，它蓝色的羽
毛，在高高的云
层里光彩夺目。
那场景美得动人
心魄，让我热泪
盈眶，一个生命，
竟可以如此朝气
蓬勃。

◆动物素描

蓝眼睛
梁子晴

1965 年的秋天，我们背着行李走进皖南大学的
校门。宿舍在九号楼，靠着赭山的坡。八人共居一
室，虽挤，却总是笑声不断。广华、心明热心如兄，大
哥一般照应着大家。我与王如松两张床相连，他勤
奋、聪慧，数理出众，后来的成就，在那时就可见苗
头。那时的名字，如今再念出时，仿佛每一个都还带
着青春的体温。

课堂的日子短暂而明亮，老师的教诲，如今仍回
荡在耳边。周纪安教授讲空间解析几何。她是安庆
的才女，讲解透彻，声音温柔，神色中带着学者的
坚定。吴菊英老师教数学分析，江浙口音里有种水
乡的柔和。助教谢祖达为人温和，常带笑意，课后
总愿意留下来解答问题。罗擎珠教高等代数，笔走
龙蛇，行列式、矩阵在她笔下成了美丽的图案。我
们都觉得，数学是一种高远的艺术。同学们常成群
结队去街上，抱回来一沓一沓的白色草稿纸，我们
的心中埋着多少希望和激情。那些老师早已不在世
了，但他们的名字、他们在讲台上推眼镜的神情，
还在记忆里的鲜活着。

1966年夏天，风暴忽至，课堂空了，黑板蒙上灰
尘，讲台上贴满标语，我们不再是学生，而成了“革命
青年”。我们一队队被派往各地。泾县，是我们第一
次下放的地方。住在农家
小阁楼上，晨起下田，夜里
点灯。小镇上有个供销
社，卖黄田豆腐干，味道极
好，咸香入味，是那段日子
里难得的享受。我们自己
搭灶做饭，伙食清淡，同学
有意见，鲍经沧出来高声
说：“你们要听听群众的呼
声！”一句话传遍师生间，
成了笑谈。又去了芜湖微
型电机厂，我分在锻工车
间，抡大锤，力气小，抡不
上几下便酸疼难当。后来
调到厂部宣传组写稿，吴
宗瑞抄写，他写得一手好
毛笔字，人稳重细致。大
家都认真，写字认真，劳动
也认真。1970 年 5 月，我

们又被派到宣城南漪湖军垦农场。那是一片辽阔的
水乡。湖风带着芦苇的气息，我们住在自己搭的草棚
里，喝的是自挖的井水，条件虽苦，却无人抱怨。夜晚
围坐灯下，说笑如旧。王如松在农场时写了一篇短文

《三换安全牌》，登在《人民前线》上。他聪慧，诚恳，文
章与人一样，朴实中见光。后来他成了院士，我们仍
记得他当年在草棚下伏案写字的模样。有一次上堤
劳动，遇到洪永清，他指着手表认真地说：“我要把指
针拨回到革命路线上。”那一刻我愣了，心中一阵不
安。不久，他病倒了。后来，他走了。我们都记得他
那双明亮的眼睛。肖绍存、胡永明、方宗义……一个
个名字渐渐沉入岁月，他们曾与我同眠同食，嬉笑劳
动，如今只剩照片上模糊的笑容。

农场生活单调，却也有温情。逢节日，杀猪，包肉
包子，许多同学吃了十几个，夜里撑得难受。理发，是
我们自己动手，李广华、戚兴彩帮我推头，一边理一边
聊天，像家人一般。有空便打扑克，王道忍、鲍士宏总
能记牌算牌，赢得我们心服口服。叶之友爱讲故事，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宋在恒做了个小收音机，做工精
致，放起歌来全队围着听。周日我们去三溪游玩。老
树枯藤，小桥流水，吴昭友、贝宏利、胡永明并肩走在
前面，我们的笑声荡在风中。那天的光，如今想起，仍
是温柔的。傍晚时，常三五人促膝谈心，谈理想，谈未
来，也谈迷惘。

那时我们二十来岁，觉得人生还长，如今六十
年过去，有的同学已离世，有的天各一方，再聚首
时，已是白发苍苍，惟心意如昔。那段年少时光，
在汗水与泥土里闪着微光，让我们懂得何为友情，
何为坚韧。当我再回望赭山脚下的校园，风仍从江
面吹来，我知道，那些被岁月带走的，不是记忆，而
是生命的一部分。

◆流年碎影

赭山脚下的校园
余智谋

再次站在泳池边，昔日换气的零星记忆已经模
糊，只能从头开始——憋气、漂浮、踢腿……我一遍又
一遍重复着最基础的动作。

起初，我总带着几分紧张，身体不自觉地僵硬，肩
膀紧绷，腰背挺直，每一次划水都像是在与水“对
抗”——越想用力掌控节奏，越容易失去平衡，换气时
的慌乱更是让我屡屡呛水。冰冷的水钻进鼻腔，带来
一阵刺痛，让我咳个不停。渐渐发现，与其紧绷着身
体与水较劲，不如彻底放松下来，将目光投向清澈的
池底。当我的注意力从“害怕下沉”转移到“感受水
流”，肩膀缓缓松开，腰背自然舒展，水流顺着身体的
曲线轻轻划过，从指尖到脚踝，都有一种被温柔包裹
的感觉，原本躁动的水花平静下来，我的身体仿佛被
一双无形的手托举着，漂浮感悄然而至。这一刻，水
不再是阻碍，而是我前行的助推剂。与水自然融合的
默契，让我心中陡生喜悦。

我开始使用浮板。握着它，练习划手与换气，

这样的重复是枯燥的，而且手臂酸痛，换气不畅时
难免心生急躁，但我知道，基本功的打磨，是通往
流畅泳姿的必经之路。某天练习时，惊喜悄然降临
——我竟能借助浮板完成两次连贯换气，那一刻，
所有的枯燥练习都有了意义。可当我鼓起勇气丢掉
浮板，身体瞬间失去平衡，换气节奏也乱作一团，喜悦
瞬间被挫败感吞噬。

10月的泳池见证了我的小小突破，前期依旧在
换气的瓶颈里反复挣扎，直到某个寻常的下午，再次
尝试脱手游行时，我刻意放松身体，目光稳稳盯着池
底，指尖划开水面的瞬间，感受着水流从掌心滑过，身
体随着划水的节奏自然起伏，单边两三次的换气竟自
然了许多。更意外的是，我原本并无蛙泳的基础，竟
在日复一日观察他人的潜移默化中，慢慢有了一点模
样，虽不标准，却能让我稳稳地在水中前行。这份额
外收获，让我对游泳的热爱又多了几分。然而，肺炎、
感冒与牙龈痛的接连袭来，让这份动力戛然而止。

11 月，我重返泳池，生怕之前的努力付诸东
流。可当身体入水的那一刻，熟悉的水感瞬间回
归，丝毫未减——温暖的池水包裹全身，水流划过
皮肤的美妙感觉又回来了！更令人欣喜的是，我竟
能尝试双边换气了。

再次回到泳池，让我读懂了坚持的意义，更学会
了与“阻力”相处。人生总会遇到阻力，但很多阻力可
以转化为动力，甚至可以成为“帮手”，这么一想，那一
方小小的泳池，何尝不是大大的天空？

◆凡人生活

泳池里的阻力
吴瑶

游弋 李陶 摄


